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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且說蔣平、艾虎、胡小紀，見嘍兵撲奔前來，艾虎隨手就要拉刀迎將上去。蔣平一攔說：「我們先下水去，你我共三個人，倘

若被捉，豈不誤了大事。」艾虎說：「他二人既然被捉，我們要回去，可不是道理。」蔣平說：「我自有主意。倘若李阮二人被他

們拿住，咱們那裡有兩個押帳呢。」艾虎點頭，三個人同走，蔣平拿著李珍、阮成的兩套水衣，鑽入水中去了。嘍兵打著燈籠火

把，雖是眼前大亮，遠方可看不真切，故此蔣平他們下水，誰也不能看見。再者這三個人鑽入水中連一點聲音也無，眾嘍兵撲空，

廖習文、廖習武找了半天，只得復又回來。廖習文吩咐把拿的兩個人帶上來，細細拷問。嘍兵答應一聲，把李、阮二人五花大綁捆

定，就是鬆著兩條腿。嘍兵早把那枝袖箭拔出來，交給廖習文。原來這二人，全是廖習文拿住的，論說他可是文人打扮，每遇動

手，他也不會躥高縱低，若要交手，他左手有一根檀木拐，全憑右手袖箭。他這袖箭，是兩個筒兒，要一交手，專打來人的兩目，

用一枝就打一枝，若論他腹內文才，也是甚好，這後面的刁斗，就是他的主意。此時把李珍、阮成往上一推，嘍兵說：「跪下，跪

下。」李珍、阮成二人焉能與山寇下跪，哼了一聲，說：「哪個，跪下？休要多言，如今我二人既然被捉，速求一死。」依著廖習

武，把他們推出去砍了。廖習文又說道：「待我問問！」轉面向李珍說：「你們二人同哪個一伙來的？大概獨自你們兩個人也到不

了此處，必還有別人，只要你說了真情實話，我必開發你們一條活路。」李珍說：「事到如今，我們也不隱瞞，實是同著三位護衛

前來。提起來，大概你們也都知道。一位是翻江鼠蔣平，一位是小義士艾虎，一位是鬧海雲龍胡小紀。」廖習文又問：「你門兩個

人，叫什麼名字？」阮成說：「大丈夫行不改姓，坐不更名，這位是我哥哥姓李名珍，外號人稱巡江太尉。我姓阮名成，名號人稱

細白蛇。」廖習文說：「難道你們沒走中平寨麼？」阮成說：「正走的是中平寨。」又問：「怎麼過的滾龍擋？」阮成說：「被翻

江鼠給你們損壞了。他們三個人，是來探山，我們兩個人，是尋找朋友。」廖習文說：「你們找那位朋友，姓甚名誰？」阮成說：

「找的是徐良，那是我師傅的門婿，就因為保護三千戶的村子，與你們那個使�三節鞭的交手，如今不知下落，我們找他來了。」
廖家弟兄一聽，滾龍擋損壞，二人吃驚非小。廖習武說道：「不把他殺了麼？」廖習文說：「不可，也不管滾龍擋損壞沒損壞，我

們既拿住他們總是奸細，解到大寨主寨裡為是。」廖習武說：「也是個主意，我解著他走。」廖習文說：「使不得，等至明日早

晨，再解他們走不遲，此時要走，還怕他們有伙計在路上等著，遇見反為不美。」廖習武就依他哥哥之言，叫眾人看守李珍、阮

成，暫且不表。　　說書一張嘴，難說兩家話。再提金弓小二郎王玉，帶領著東方金仙，由團城子逃走，出了葦塘，等了半天玉

仙。王玉哄著金仙說：「玉仙頭裡走著，也是有的，我們上黑虎觀等去罷。」金仙無奈，跟著奔廟。曉行夜宿，非止一日，行到黑

虎觀，天有初鼓光景。叩門，小老道出來，把他們讓將進去，直至鶴軒，一打聽趙元貞、孫元清，全沒在廟中，王玉叫小老道拾掇

東跨院，他們就搬在東院去住，當日晚間，也沒叫預備酒飯。次日早晨起來，金仙給老道二�兩銀子，叫他們給預備飯食。吃完早
飯，叫王玉出去打聽哥哥與妹子的信息。王玉出去，晚間回來，告訴金仙說：「石龍溝有人劫了囚車。」金仙說：「可不知道是什

麼人劫的？」王玉說：「明天出去，再細細打聽。」到了次日，去了一天，也沒回來，到了第三天，王玉方才回來，就把京都城裡

頭剮的東方亮述說了一遍。金仙一聽，放聲大哭，說：「哥哥是死了，妹妹又丟了。」絮絮叨叨的念道。

　　可巧這個工夫，小老道過來送茶，這些言語，全被他聽見了，方知曉金仙是一個姑娘，自己也沒顧的送茶，復又回去。這個老

道叫清風，他有個師弟叫明月，今年一�九歲，頗通人事，自從知曉此事，整整的盤算了兩天。到第三天晚上，又往東跨院暗地窺
探，如要看出他們的破綻，把他們拿住，總得與我說些好的。將一奔窗戶，他是不會本事，腳底下一發沉重，弄出聲音，金仙在內

就問：「外面是什麼人？」連問了數聲，小老道並不敢答應。金仙一掀簾子，往外一看。小老道一瞧，此時她就是女子的打扮，用

手一揪，說：「這可得了，我等師父回來，告訴我師父，你敢是一個女子哪。你同王三爺是怎麼件事情？我要給你們嚷了。」金仙

一聽，氣往上衝，一抬腿，「噗咚」一聲，就把小老道踢了一個筋頭，那鏈子錘就在腰中圍定。小老道一嚷，金仙摘下鏈子錘，對

準腦袋，「吧哧」一聲，就把小道打了個腦漿迸裂，死於非命，王玉往外一看，說：「你這是何苦？」金仙說：「他要喊叫，我不

結果他，等待何時？」王玉說：「這也沒有別的法子，我們走罷。」二人立刻拾掇包裹行囊，帶上兵器。金仙仍是女裝打扮，等到

天亮，再換男子衣服。二人不管死屍，跳出牆外，將要撲奔正西，忽見由東邊來了一條黑影，看看臨近，低聲一叫：「是姐姐

麼？」原來是玉仙到了。

　　皆因得了開封府的印，二次又去行刺大人，被大眾追跑。不知紀小泉被捉，仍從馬道上城，由城牆外面下去，直奔店中，躥房

而入，開了扦管，推門至屋中，把印掏出來，換上男子衣服，靜等著紀小泉。候至天色微明，並無音信。自己想：天光一亮，原來

兩個人住店，怎麼剩了一個人，他們要一盤查，我無言對答，不如逃走為是。就把行李包好，所有的東西，連印俱都帶上，將門倒

扣，仍是躥牆出去，順著大路，直奔商水縣而來。自己走路，暗暗傷慘，心中想念紀小泉，大概是凶多吉少，孤身一人，又不能救

他，只落得孤孤單單，只可就是投奔黑虎觀來。到了商水縣，至飯鋪打尖，問過賣黑虎觀在什麼地方，過賣指告明白。玉仙吃完了

飯，開發清楚飯帳，離了此鋪，撲奔黑虎觀。到廟之時，天就不早，遠遠的看見由牆上躥出兩個人來，近前一看，是姐姐。二人對

叫一聲，金仙站住，兩個人見面，拉住手對哭了一場。王玉在旁勸解，二人收淚，玉仙給王玉道了一個萬福，他還了一揖。王玉

說：「此處不是講話之所。」尋了一個樹林裡面坐定。背著王玉，玉仙告訴金仙，私通紀小泉的話，又把劫囚車得印，紀小泉被

捉，一五一�細說了一遍。又問金仙的來歷。金仙就把姊妹失散，到黑虎觀，並怎麼殺死小道，述說了一回。玉仙說：「事到如
今，怎辦方妥？」金仙又把玉仙這些言語，告訴王玉一回。王玉問：「她如今是怎麼個主意呢？」金仙說：「她也無法。」王玉

說：「這可一同到朝天嶺罷！」玉仙點頭，又將印拿出來，三人觀看了一回，仍然交給玉仙。由此起身，到了白晝之時，金仙換了

男子衣服，一路之上，曉行夜住，到了朝天嶺正是那些兵丁過河進竹門的時節，他們方到，也跟著上了船，進了竹門，過中平寨，

又到臨河寨奔大寨，四�里路，一段一段的，都有人迎接三寨主。進了頭道寨柵門，到了中軍大寨，王玉叫嘍兵先領女眷上自己後
院去等候，親自至大寨，見王紀先、王紀祖行禮。又見上面坐定一人，面似藍靛，熊眉虎目，有王紀先引見了，就把寧夏國王爺那

裡派來的先鋒官，姓乜叫乜雲鵬，怎麼開兵打仗，怎麼金家弟兄被捉，那位乜先鋒不知去向的話說了一遍。又向乜雲鵬說：「這是

我們三盟弟，外號人稱金弓小二郎王玉的便是。」彼此對施一禮，然後落座。王紀光說：「三弟上南陽府，為何這時方才回來？」

王玉就把始末根由，如此這般細說了一回。王紀祖又說：「如今開封府印信，賢弟得在手中了？」王玉說：「不在小弟手內，還在

玉仙手中拿著哪。」王紀先說：「金仙，算是從了你了，這個玉仙，你們在一處，大概也從了你了罷。」王玉說：「大哥不知，這

個人性情古怪，雖是女流之輩，皺眉就要殺人，我雖私通她姐姐，與她連半句錯話都不敢說。」又問：「此人品貌本領如何？」王

玉說：「若論品貌本領，普天之下難找第二個。」大寨主說：「我今正少一個壓寨夫人，要求三弟，與她姐姐提說提說，有她姐姐

作主，大概准行。」王玉說：「這件事情，小弟可不敢應承。」大寨主說：「你哪裡是不敢應承，分明是你們二人暗地有情，你先

不願意。」王玉說：「我們二人若有一分一釐私情，必遭橫報。」王紀先說：「三弟言重了，我乃是一句戲言，你就這等著急。我

也不是一定非要此人不可，我是要見見此人，難道說還不行麼？」王玉說：「等我慢慢與她說著去。」說畢告辭，回奔自己東院，

見著金仙、玉仙，她們已經換了女妝。這山中寨主，本沒有壓寨夫人，就是王紀先有兩個侍妾，在後面居住，有幾個丫頭、婆子。

王玉現從她們那邊，借了兩個丫頭、婆子，服侍金仙、玉仙。

　　且說王玉進屋內，金仙迎接，至晚間方才提說，大寨主有意要收玉仙作壓寨夫人的話。金仙說：「那怕不行罷。等明天我慢慢

探她的口氣，但能應允，倒是一件好事。」到了次日，王玉奔了大寨，與王紀先、王紀祖、乜雲鵬一同用早飯。忽見廖習武從外面

進來，見大眾行禮。眾人俱都讓坐，廖習武說：「拿住兩個奸細，請寨主發落。」又提損壞滾龍擋一節，大家一聞此言，呆怔怔發



愣。王紀先直氣得破口大罵，叫把二人帶進來，嘍兵把二人推到屋中。王紀先一見，氣衝兩肋，吩咐推出去砍了。不知二人生死如

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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